
WENYI BAO 20102010年年1010月月2222日日 星期五 第14期 本期专刊由中国作家网协办

责任编辑：刘秀娟 电话/传真：（010）65389071
电子邮箱：xinzuopin@126．com

中国的莲花，有了周敦颐一篇《爱莲说》、朱
自清一篇《荷塘月色》，便是写到了极致。那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恬静怡然的风致，每每
读来，都让人情动于衷，心仪久久。

因为文章，喜欢上了莲花。这几年南来北
往，顺便看过不少，拍了不少，印象最深的，还数
石城的莲花。比之在园林池塘中看到的，那是完
全不同的气象、不同的感觉。

石城号称中国最美白莲之乡，村村有莲，户
户种莲。从横贯全县的琴江沿岸走过，坪坝上，
沟汊间，看到的尽是一方方、一层层清香四溢、长
势正好的莲田。那繁星般斑斓的莲朵，碧玉般莹
润的莲叶，相接相拥，绵延百余里，像一匹无穷无
尽的云锦铺展开来，把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面打
扮得富丽妖娆，熠熠生辉。莲田周边，是林草苍
翠的山峦。山脊的上方，穹庐般覆盖着辽远的白
云蓝天。听不见机械的轰鸣击打，见不到车来人
往的扰攘。万籁俱寂，洁净无尘，俯仰之间，除了
莲花还是莲花。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纵目骋
怀，你会不由得想到，在这烟尘弥漫、噪声盈耳的
世界上，能有这样一方宁静的山水，一处清爽的
天地，真是人间幸事！

据莲农介绍，看莲花，最好是在太阳升起之
后。莲花晨开暮合，最喜阳光，阳光愈足，开得愈
好。杨万里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看来是其来有自的。那天趁旅游大巴尚未
到来，我一个人踩着田埂的露珠，走到大畲村的
观光凉亭。凉亭在百亩莲田正中，竹木搭建，简
捷而精巧，与周围景色十分协调。村庄静悄悄
的，阳光煦微，凉风习习，依栏望去，见四周鲜荷

蓬蓬勃勃，灿然怒放，精气神十足，便急忙拿出相
机，对准一簇簇或白或红环护着金粉嫩蕊的莲
瓣，一张张或高或低承托着沉甸甸露水的莲叶，
一个个或大或小鼓起饱满籽实的莲蓬，甚至一处
处透着残缺美感的枯枝败叶，不停拉动镜头，愣
是一通狂拍。一个多小时的跑前跑后，早已汗流
浃背，但仍觉兴致未尽。须知，这大片的莲花猛
看似无不同，但静心细品，却是风情万种，各具姿
色：有的高雅，有的艳丽；有的端庄，有的娇羞；有
的温婉柔媚，有的烂漫天真；有的从容淡定，有的
神采飞扬。古人喻之为“凌波仙子”，想来真是再
确切不过的。但我揣想，那仙子，指的当是曲江
池畔优游燕乐的成群佳丽，而不会是苎萝山前临
流照影的浣纱女。

太阳已近中天，园子里已是溽热袭人，加之
游客渐多，便收拾行囊，抽身离去。村头阴凉处，
见几户莲农正在加工莲子，旁边围一些游客，指
指点点，问长问短，便也走上前去加入攀谈。

石城的莲子，以色白、粒大、清香味美著称。
所谓“白莲”，指称的即是这种营养丰富的优质莲
子，并非花的颜色。全县十万亩莲田，每年大约
可收九千吨莲子，而莲藕、莲心、莲花、莲叶、莲
须、荷蒂等又可入厨入药，是农家收入的主要来
源。莲农老陈说，白莲品质很好，但务劳起来也
是相当辛苦的。先得适时采收，趁天气凉快，每
天四点左右就得下地采摘，莲蓬过嫰的不能摘，
莲子尚不饱满；过熟的也不行，莲子会老化，这得
凭经验。采莲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得赤手光脚
在泥水里操作，蚊虫的叮咬、莲梗倒刺的划痛是
免不了的，但你都得忍着。其次，采回的莲蓬当

天就得处理，包括上学前放学后的学生娃，全家
人围坐一起，剥开莲蓬，取出莲子，再一粒粒剥去
外壳、内膜，捅出莲心，而后拿到太阳下晾晒，等
水分挥发完，又得取回来烘烤，这中间，火候的掌
握也是十分要紧的……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听他的介绍，脑海里突然就跳出
这两个诗句。

我插话问，一个人一天能剥多少莲子？答说
六斤左右，每斤少说三百颗莲子。又问，一年能
有多少收入？答说六亩地，两万来块钱是有的。
但他的老伴立即仰起头来制止，说瞎吹吧你，哪
有那样多！虽是反驳，却止不住满脸笑意。老陈
也禁不住笑了，说现在又不收税了，你怕哪样，没
那么多，盖新房的钱哪里来，取媳妇的钱哪里来，
孩子上大学的钱哪里来，别人给的啊？老伴剜他
一眼，说老不正经，你咋不说要受多大连累？老
陈转向我们，说这倒也是，莲子好，作务却难，栽
种，浇水，施肥，除草，病虫防治，哪个环节都马虎
不得，老婆子受了不少罪，是我家的有功之臣
哩。大家于是一阵开心大笑，纷纷向她伸出拇

指，而她却不好意思地推老陈一把，满脸通红说，
谁稀罕你表扬，说是要给买个手机，半年了也不
见踪影！

临了，两口子非得送我们每人几个莲蓬，说
天热易上火，拿几个尝尝鲜，在车上解解闷。大
家自然不好白要，表示要掏钱，老陈一脸诚恳地
说，小看乡下人了吧，千百年前我祖上也是中原
来的，就算认个老乡行吧。于是只好道谢而别，
并祝他们生活幸福美满。

说来这石城还真是我国著名的客家族系发
祥地。晋代以降，中原士族百姓五次大规模南
迁，最早便是在这方“环山多石，耸峙如城”的地
界上安定下来，垦地置业，休养生息，而后随着人
丁的增长和家族的兴盛，一部分人又陆续穿越武
夷山，东进闽西，南下粤东，寻求新的拓展，故石
城又有“闽粤通衢，客家摇篮”之称。现在的石城
县，古风犹存，从建筑风格、礼仪习俗，到饮食品
类、方言土语，都可寻觅到浓郁的中原文明的古
老气息。饶有兴味的是，即使是现在，在通往各
乡镇的路边，仍可以见到一座座叫“五里亭”的砖
砌建筑，形似房屋，阔约三间，是乡民们自愿捐建
供行人乘凉避寒、歇息打尖用的。进到里边，夏
天，会有用鱼腥草或其他草药冲泡的大桶茶水供
人解暑，冬天，则会有早就生好的火盆给人融融
暖意，此外凉亭里还预备有碗筷、草鞋，甚至棺
木，也都是乡民自动捐献供随便取用的。如今日
子越过越好，交通也十分便捷，那些五里一亭的
设施已失去原先的功能，有的被改做公交停车
站，但它们仍完好地保留在那里，瞩目之际，常会
引发人们对客家文化的种种遐思。

石城还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南临瑞
金，北接广昌，东西与宁都、宁化交界。1934年中
央红军长征前夕，为击退敌人的进攻，给中央机
关和主力红军集结转移赢得时间，由彭德怀、杨
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在这里发起历时 12 天的阻
击战，英勇顽强、深明大义的石城人民，不仅舍生
忘死地支援了这场著名的战役，而且正是在这最
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将16000名优秀子弟送去随
军征战。当我们在革命纪念馆了解到这 16000
名子弟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53名，而镌刻在烈
士名录中有名有姓的，也只有4000多名时，我们
的心真是被深深地刺痛了，被强烈地震撼了，客
家儿女为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为中国革命所付
出的牺牲，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叹唏嘘，为之动
容。

从展览大厅出来，在“红色主题广场”上漫
步，我似乎对遍地莲花的石城又多了一份理解：
石城人爱莲、种莲，对莲花情有独钟，难道仅只是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这中间，不也寄寓着他们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高洁品格的景仰，对幸福
生活和光彩人生的追求吗？

周敦颐说：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
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菊之爱，陶（渊明）后
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
矣！

是的，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莲之爱，同予者
何人”？在炫富拜金、趋时媚俗的社会风气下，
这位理学宗师千百年前的诘问，无疑是出了一道
会让一些人颇感难堪，又让更多的人清夜扪心、
深长思索的考题……

今年7月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在《文艺报》的组织下，我和
几个文学朋友到故宫去赏月，我们五点“进宫”，进去的时候大
批的游客正往外走，大概是六点关门吧。很快，太阳落在了西
宫墙后面，紫禁城被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旧时的主人和今日
的游客都走尽了，偌大黄圈子里就剩了我们这些人，一种别样
的滋味由心底涌出，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尽管天光还亮，我
的心还是有些忐忑。儿时无意间听老辈谈过故宫犄角旮旯的
故事，似乎很遥远，此时此刻这些故事竟然凸现出来，仿佛哪
个夹道里会走出几个面色阴暗的太监，哪座影壁背后会闪过
石榴红裙的一角……我的几个亲戚在故宫博物院里工作，谈
及故宫的夜晚，他们都说没有经历过，一下班，办公室和内宫
的门就锁了，安全起见，拉电关闸，内里不允许任何人停留，连
值班的也没有。

日落后紫禁城的空寂可想而知。
接待我们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云儒。我读过他不少

文章，这次是头回见，从他的长相到谈吐，让我有种家族式的
亲近，将他的照片拿回去让家人看，都说像我们家的二伯父，
我的二伯父在京师工业学堂当过教习，在民国期间便去世了。

“入大庙，每事问”，我们不知道的实在是多，人多话也多，
让主人有些应接不暇。

漱芳斋的多宝格
御花园西北角有座不起眼的厅门，我们跟着李院长鱼贯

而入，里面是个院落，院中有戏台，上面有“升平叶庆”的
匾额，戏台较颐和园畅音阁的大戏台要小，但是更精致，台的
背景是一大块水晶镜子，就是说，看戏的不光能看到演员正
面，还能看到演员后面，思路挺独特。戏台对面的大屋子就是
有名的漱芳斋了，漱芳斋是皇宫西五所的头所，歇山顶，构造
精致，摆设考究，是帝后们经常活动的场所。每年正月初一，乾
隆到庙里上香完毕之后，都要到漱芳斋新春开笔，书写“福”
字，送给大臣们。殿内后部有小戏台，大部用竹子建造，古朴典
雅，很是别致。戏台对面是桌子，为进膳观戏用，演的看的彼此
距离很近，可以直接交流。据说，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马连
良等大腕都在这个小戏台上唱过戏，小小方寸之地，展示过顶
级的戏曲精彩，有过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了得！由小戏台“风
敬存”的匾额抬头望去，我看见房顶的玻璃吊灯，吊灯造型流
畅，色彩艳丽，问李院长是否后来之物，院长说是慈禧时旧物，
舶来之品，产自比利时，光绪的时候宫里就有电灯了。

最让我注目的是殿内东墙的多宝格，金丝楠木的隔架，每
层都摆满了物件，有瓷器、玉器、金器、珐琅器……尊贵高雅，
精美异常，非民间物件能比。据说，乾隆喜欢文物，喜欢小摆
设，这里面许多东西都是他的收藏，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管理
员介绍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会见外国元首，元首问身后
多宝格里的东西是真是假，总理说，你们住在北京饭店，这里
头随便哪一件拿出来都可以盖20座北京饭店。

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搁现在恐怕是无法估量了，除了惊
叹之外让人再说不出其他。我看着内里一件天青色的汝窑花
瓶，那是件无可挑剔的精品，它应该来自河南，当是万里挑一
的贡品，如今，隔着多宝格的玻璃与我无言相对，彼此似乎都
有话要说。我的家庭是陶瓷世家，几辈都是研究陶瓷的，四兄
是古汝窑遗址的发现者……

重华宫的“北炕”
漱芳斋西面，走过一个过厅是重华宫，和漱芳斋一样，这

里都属于故宫的未开放地区。跟经常接待外宾的漱芳斋相比，
这里更有古旧的味道，荒凉歪斜的井亭，斑驳的院砖，脱色的
木头影壁，糊着高丽纸的窗户。故宫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
里属于库房范畴，房内的隔扇、几案、摆设、帐幔都不能用手去
碰，里面所有木头都是金丝楠木……于是大家就有了小心翼
翼的收敛，碰坏了哪儿都是了不得的事情。

重华宫是乾隆作皇子时读书的地方，成婚以后改为居住
之所，之所以叫“重华”，是学习颂扬舜帝（姚重华）之功德的意
思。重华宫前后三进，头进是“乐善堂”，二进是“重华宫”，后头
还有更适合居住的“芝兰室”。乾隆正月初三在这里请大臣们

喝茶、作诗，小小的院落紧凑规矩，不奢华，不张扬，有种内敛
的沉稳。“芝兰室”东面有大炕，铺着锦缎褥子，墙上用翠鸟羽
毛做的画，数百年过去，鲜艳如新。“芝兰室”最后的居住者是
同治的瑜妃、瑨妃两个妃子，即后来的荣惠太妃和敬懿太妃。
两个孤寂的寡妇在这苍凉的环境中度过了苍凉的日月。直到
清廷结束，溥仪出了宫，两个老太太还一起摽着劲儿，誓死不
离紫禁城。民国政府不能把俩老太太硬扔出去，让前清室总管
内务府大臣绍英去做工作，准备了两辆汽车，把老太太们接出
紫禁城，移住到了北兵马司的大公主府。

让我熟悉的是“芝兰室”西套间的“北炕”，我将它叫做炕，
可能另有名称。“北炕”是东西走向，单人床宽，外面有楠木的
落地罩，“炕”上有两个厚方垫子，中间有小矮桌，监视我们（不
让我们在里面照相、乱动）的管理员说这个是坐着休息看书用
的，不是睡觉的。但这样坐着的“炕”于我却曾经是“床”，我在
这样的“炕”上可是睡了不少日月。家里孩子多，父母顾不过
来，儿时，我就随着三哥叶广益住在颐和园里。三哥在园子里
工作，住在德和园东边的小院里，院里的房又高又大，哥嫂住
在里间，我一人住在外间，外间也有这样的“炕”。雕花的木框，
滑润的炕沿，我只能顺着躺，因为它的宽度刚好是一张单人
床，至于长度，贯穿于房子的东西，睡我两个都绰绰有余。我不
知道德和园东边夹道里这一排排面目相同的院子过去是干什
么用的，都有谁住过。躺在上面，望着糊着白印花纸的顶棚我
曾经浮想联翩，为这个“炕”编造过一个又一个主人，一个又一
个故事。可能我编故事的能力就是由那座特殊的“炕”传递而
来的，指不定是其中的哪一个将他的思路和精气通过“炕”传
给了我，尽管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丫。

如今见到重华宫的“炕”，明白了那不是睡觉的炕，是读书
思考的所在，重华宫“炕”的周围是用蓝缎子遮盖的壁橱，里面
都是书，“炕”的上面是个夹层，据说也是藏书用的。

我在颐和园睡觉的“炕”周围早先或许也是有书的，可惜
我一本也没见过。

人去“炕”空，昔人何在？

御花园的乌鸦
傍晚的御花园一片蝉声，蝉们下雨般噪聒成一片，让人想

起“十万蝉声作雨凉”的句子，那描述简直到位极了。花园里空
荡荡的，落日依楼阁，薄雾拥殿廊，我想，这恐怕就是这座五百
年前园林的原始状态了，今日熙熙攘攘的人都是过客，古时园
子里各样心态的人也是过客，都走过去了，将来不知是谁会站
在这里听蝉鸣。

一只乌鸦，毫无顾忌地擦着我滑翔低飞，一阵黑风，悄默
声儿地落在不远的玉石栏杆上，回过头来，闪着阴骘的小眼望
着我。都说乌鸦丑陋不祥，“啼涩喉咽”、“枯哑哀音”、“贪痴突
悖”、“龌龊野孤”，总之，给它的好词不多。可眼前这只乌鸦却
肥硕精彩，态度闲适，沉稳雍容，颇有帝王家眷气势。我从来没
有这样近地看过乌鸦，其实它很大，流线形的身材巧夺天工，
晚霞的余光下一身闪亮的毛羽纹丝不乱，刷过油般的闪亮。原
以为它的毛色是死黑污浊的，极近才看出它的黑羽中闪烁着
蓝绿，反射出青紫，流光异彩，色调丰富，随着光的改变有着春
水般的变幻。古代有神话，帝俊的十个儿子在天上肆虐人间，
十个太阳同时照耀，大地一片焦土，英雄后羿将九个太阳一一
射杀，射杀时天空有金玉碎裂之声，流火飞扬，金羽四散，九阳
落下地面，竟是九只三足金乌。乌鸦是太阳精魄的化身，戏词
里头也唱“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景象”。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
画，里面代表太阳的也是一只三条腿的乌鸦。金乌坠，坠到御
花园来了，今天的北京，高楼塔般林立，哪里有乌鸦的驻足之
地，惟独紫禁城的御花园，还收留了天地的儿子们，这也是紫
禁城人去园空后的一景了。想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游人如织
之时，是看不到它们的身影的。紫禁城是它们最后的栖息地，
也是它们原本的家，明朝史料《治世余威》载：“每早朝钟鼓鸣，
则乌鸦以万数集龙楼上”，风水先生们将此种景象称为“鸦
朝”。彼时，皇上久不上朝，大臣们也把早朝当做了稀松事情，
大殿前头稀稀拉拉没有几位，衰败之像已经生成，只有乌鸦们
还一丝不苟地按点应皇帝的卯。

紫禁城的主人一个个换了，只有它们没换。
帝俊之子，太阳精魄，幻彩生姿，天皇贵胄，我为它的美丽

而感动，禁不住跟它打招呼，嗨——
它不理，是高贵的冷漠，没有要走的意思。

御膳房的莜面丝
到了吃饭时候，我们来到位于紫禁城西北角的御膳房吃

饭，说是御膳房，门楣上也有蓝底金字的匾额，我感觉就是
今日单位的招待食堂罢了。真正的御膳房可能不会在这儿，
封建时代紫禁城内有外御膳房和内御膳房，外御膳房在景运
门外，今日珍宝馆的南边，内御膳房在养心殿，其中各位有

身份的主子也都有自己的小厨房，真正吃御膳房大灶的不
多。听说退位后的溥仪曾经为御膳房的伙食发脾气，后来听
人介绍，承袭了慈禧小厨房的全套设备和原班人马，他才满
意了。

同行的一位问李院长：今晚有没有满汉全席？李院长
说：满汉全席没有，但是有几样慈禧爱吃的菜。

席面上，雷达向我推荐一盘红烧肘子，他说很入味。我
尝了，果然，吃到了小时候吃烧肘子的味道，那肉燸烂醇
厚，入口即化，美味！莫言说有点儿咸，我想，要是夹在芝
麻烧饼里就正好了。李院长说红烧肘子是慈禧的喜爱之一，
又指着旁边的拌莜面丝说，这个也是。我奇怪御膳中能有如
此山野吃食，李院长说是慈禧西逃，路过山西，觉得当地莜
面不错，便带回了宫中，时时要吃上一口。阎晶明说，他的
老家山西太谷有曹家大院，里面有“三多堂”，名字来源慈
禧。老佛爷西行，走到太谷，没钱了，拿东西换银子，用德
国人送的一个小火车头模型、一棵玉石白菜、一幅古画，三
件玩意儿换了钱，换了去路的舒适，自然也换了从未食过的
莜面。我夹了一箸莜面丝，没甚味道，不过如此，再不伸筷
子了。又上了核桃酥，也说是慈禧平日中意的，我嫌甜，如
今的身体状况已经让我对油、糖一类的食品望而却步，不敢
问津了。可是这都是老佛爷的最爱，老佛爷是从不忌嘴的。
我听一个御厨的遗孀说过，慈禧在吃上没有节制，小零食不
断，吃东西想起一出是一出，有时在园子里遛弯，走着走着
停住了，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
品尝。慈禧喜欢清炖肥鸭，喜欢吃夹肉沫的马蹄烧饼和一咬流
油的炸三角，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秋天，
拉肚子，拉死了。

武英殿的土耳其浴室
吃过晚饭，顺着故宫西夹道往南，西边是“中国第一档案

馆”，那里面收藏着世界的许多独一无二，收藏着成千上万至
今无法破译的皇家秘密。此馆建于“文革”，属于“违章建
筑”，与故宫的风格极不协调，听说不久要拆。同样不协调
的还有路东的宝蕴楼，那是袁世凯当总统时盖的办公楼，中
西合璧，土洋结合，让人想起了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大

楼。不同的是宝蕴楼墙上已经爬满了爬山虎。李院长说；这
个楼嘛，虽是后盖的，也算文物了。不拆，保留了。

最不协调的当属武英殿西边“沐德堂”的“土耳其浴
室”了，在一片黄琉璃瓦的房顶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穹
顶，上面有透明的圆盖，以便于通风采光。从门缝往里看，

“浴室”在房的后部，贴着白瓷砖，有条道与后面相连。人
们说，这是乾隆为香妃建造的浴室，香妃是西域人，生活习
惯与中原不同，建此浴室一来尊重她的生活习惯，二来以解
她的思乡之苦。

武英殿内建浴室，总是让人匪夷所思，武英殿是紫禁城
内重要所在，它与东边的文华殿遥遥相对，文与武担纲着江
山社稷的重要责任。武英殿是一座很完美的殿宇，歇山大屋
顶，须弥座汉白玉石栏，月台将大门和殿门连接成一体，当
年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第二天便匆匆撤离了紫禁城。李自
成选择武英殿宣告大顺政权建立的举止让我一直不能理解，
正统的太和殿就在一步之遥，怎的就没迈上去呢？

李院长说“浴室”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也有人说这里
是熏书用的。我回家以后查资料，觉得这个说法比较靠谱，
康熙当年曾经在武英殿设立书局，殿的左右廊为修书场所。
嘉庆夏天曾经清理宫内存书，将书籍存储于武英殿，怕蠹虫
噬书，用药熏。也有人说，宫中修《四库全书》需用大量宣
纸，这个圆顶的建筑是用来熏宣纸的。

也有人说，这个“浴室”自乾隆建成以后就一直没使用
过。

洗澡也罢，熏纸也罢，今人是搞不清楚了。

文渊阁的小花猫
我们到文渊阁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里平日不对外开

放，用铁栏杆将其与前面的文华殿隔离开来，相对，后面的
草便长得高，也更加静谧。紫禁城的文渊阁建于城东，与其
他黄琉璃瓦宫殿不同，文渊阁的屋顶是青色琉璃瓦，青色主
水，藏书怕火，以水压火，东方亦为水，智慧的象征，紫禁
城内的一切建筑都应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原则，是
有规制、有讲究的。中国的文化具有方向性和空间感，北京
的形胜为“北枕居庸，南襟河洛，右拥太行，左环沧海”，
是绝佳的风水宝地。这些是我当年写电视剧 《全家福》，在
这里体验生活，故宫古建队的黄师傅告诉我的。

文渊阁的格调样式模仿宁波藏书楼天一阁，两层，绿色阑
干，回纹装饰，是专门存放《四库全书》用的。《四库全书》是乾
隆1772年开始，历经10年编成的一部大书，分经、史、子、集四
部，共收古籍 3505种，79337卷，装订成 36000多册，参与编纂
的有360多人，著名学者纪晓岚、王念孙、戴震都在其中，纪晓
岚为总编纂。据记载，《四库全书》修成时，乾隆皇帝曾经在文
渊阁前大摆宴席，款待所有的编纂人员，除了这300多人以外，
还有亲王贵胄，够品级的官员……一时，文渊阁前，珍馐罗列，
换盏推杯，万岁三呼，热闹非凡。巨著完成，喜悦是发自内心
的，无论是皇上还是普通文人，对待中华五千年文明，必用真
诚的文化良知和优秀文化人的操守认真地传承，这是时代赋
予历代文化人的责任。

文化是精神的感应，我坐在文渊阁的台阶上，背靠着沉沉
的阁楼，想着这短短的几级石阶，修书的10年间曾有多少人上
上下下，他们是我的前辈，是刚刚走过去的一拨中国文化人，
他们的气息还留在文渊阁没有散尽。望着暮霭中，站立在阁前
的我的同伴，雷达、阎纲、刘锡诚、莫言、李敬泽、阎晶明、樊希
安、张陵、石一宁、冯秋子、祝勇、周晓枫、胡殷红……当然，还
有长得像二伯父的李云儒……我突然一阵恍惚，他们中的谁
谁难保没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撰，难保不是360中的一员。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样的人换了时空，莫非都是
旧时相识？想不分明疑是梦，思路不知随风何处。

一只黄白花的小猫，悄悄地从文渊阁后走出来，猫很小
很小，大概还没有断奶，文渊阁的台阶对它来说太高了，它欲
下不能下，害怕得喵喵叫，后来索性寻到台阶旁边的斜坡，慢
慢蹭下来，蹒跚着朝我走来。我抱起了它，它很轻、很瘦，在我
的掌心微微颤抖。我摸了摸它的小鼻梁，它又喵了一声，将小
脑袋扎进我的臂弯里。文渊阁内还有如此娇小的生命，如此让
人心动的温柔，令人不可思议。它从何而来，如何生存，为何出
现在紫禁城的深处，它的祖先有过怎样的经历，它怎么会偏偏
在此刻出现，似曾相识一样地向我们靠近，一连串的疑问让这
只小猫在神秘之外带上了宿命性质。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或许是哪位编纂
者的遗爱。

紫禁城遐思
□叶广芩

遍地莲花
□王巨才

乡村（油画） 庞 均 作


